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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 

对中国农村的能力贫困和转型路径多样性的研究 

邹薇 

[内容提要] 改造传统农业经济，促进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转型是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本文研究认为，传统经

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经济价值，增强人力资本投资，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形成良好的匹配。传统经济转型可

以沿着多种路径展开，中国农业经济整体上正处在经济起飞前夕，而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各地区农业经济转型路径

的差异。农村贫困的根源不是收入或消费的匮乏，而是由于教育、社会保障、健康和机会等方面的贫困而导致的“能力贫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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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围绕经济增长及其源泉的讨论一直吸引并困扰着经济学家，世界各国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

经济的转型中也演绎出了一个个成功或者失败的故事。简而言之，现代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为她的居民提供日益丰富的

产品的能力持续上升，并且这种能力的持续上升是建立在先进技术及其所需要的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都发生相应变化的基

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主旨在于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人们实现自身完善的

能力。 

    Kuznets（1973）曾经为现代经济增长界定了六个特征：高的人均产出增长率、高的投入要素产出率、经济结构快速

转型、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迅速变化、技术进步及其扩散、少数发达经济与“占世界人口3/4的国家的经济成就远远低于

现代技术潜力可能达到的最低水平”的状态并存。我们观察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在传统农业经济阶段，人均产出水

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都非常低下。而使这些经济摆脱传统经济的约束，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的关键是促进经济结构的变

化，包括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的转变，分散的农业经济向非人格化的经济组织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身份的转

变。 

    然而，正如Schultz（1993）所说：“从传统农业经济出发进行经济增长是非常昂贵的”。传统农业经济在世界上大

多数地方延续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就短暂得多；从充分利用可获得的资源和机会的意义上看，传

统经济中的农民往往比现代经济主体更加接近“最优”和“稳态”，而现代经济中的主体则在不断袭来的技术或其他变化

面前，不得不经常处于调整之中；传统经济中人们的生活水平停滞在贫困状态，而现代经济中生活水平不断上升。换言

之，传统经济是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经济，而向现代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则是不稳定和非均衡的。但是传统经济的均衡注定要

被打破，推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或实现工业化，正是经济发展的主题。 



    在现有文献中，许多学者认为转型的关键在于物质资本积累，也有的认为关键是协调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

文认为，传统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经济价值，增强人力资本投资，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形成好的匹配。农

村贫困的根源不是收入或消费的匮乏，而是由于教育、社会保障、健康和机会等方面的贫困而导致的“能力贫困”

(capability poverty)关于“能力贫困”问题，作者从Sen（1981，1982）那里汲取了许多思想。他在大量研究中以富

有哲理的论述阐明了“贫困”与“剥夺”、“收入的贫困”与“能力的贫困”的内在关联和根本差异。。 

    二  文献综述 

    Rostow(1960)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把不同社会分为五种：传统社会、起飞之前、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社会，

其中“起飞”(take-off)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分水岭，它意味着“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增

长成为正常状态”。但是起飞显然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过程，如何达到起飞的临界点则一直有各种不同的理论见解和分析思

路。 

    影响相当深远的一种观点强调物质资本积累是起飞的关键。Rostow(1960)指出，起飞的前提包括生产性地动员国内

储蓄的初始能力、能够确保投资收益的潜在的外部经济效应以及维持高的边际储蓄率的制度结构，而生产性投资的迅速增

加是起飞的最重要条件和判断标准。Lewis(1955)同样地指出，扩张的经济与停滞的经济在收入分配上可能没有多大差

别，它们的区别在于把多大的财富份额用于生产性的投资。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由Rosenstein-Rodan(1943)首先提出的“大推进”(big push)理论。他认为像当时东欧和东南欧

那样的“国际落后地区”，与其缓慢地实施自给自足式的工业化，不如适应国际分工的需要，以大量的国际投资或资本贷

款为基础，借助于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互补性，迅速地、大规模地实施一步到位的工业化。这个理论看似奇特，实际上是

基于Young(1928)对收益递增和投资的不可分性的著名分析。在Rosenstein-Rodan看来，如果一个经济中的若干部门同

时采用收益递增的技术，则每个部门创造的收入都会为其他部门提供需求，从而扩大了相互的市场，使得工业化能够通过

“整体的同步的大推进”来实现。这种理论在Nurkse(1953)、Scitovsky(1954)和Fleming(1955)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

发展，形成了平衡增长观。其基本思想是：工业化的进程使得人们可以通过跃入发达状态而获得好处；要实现工业化，不

需要任何外生的禀赋或者技术的提高，只需要在所有采用现行技术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Murphy等(1989)指出在采用收

益递增的技术时，总需求的外溢效应会带动市场规模扩张，从而落后经济可以通过协调各部门间的投资而实现大推进式的

工业化。大推进模型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在现实中往往会面临许多问题。例如，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大推

进过程就得持续20~25年甚至更久(Rostow,1960)，而对于资本极其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在如此长的时期内维持对各部

门的高投资是异常困难的。 

    探讨经济转型的另一种观点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论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人均收入过低，

资本形成不足，出现了“低水平均衡陷阱”或“贫困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困境，不仅要促进收入水平增加，而且必

须使得人均收入的增加达到某个“临界最小努力”(critical minimum effort)才行（Leibenstein,1954）。Galor 和

Weil (2000)把经济增长、人口与技术进步组合到一个规范的模型中，指出经济增长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马尔萨

斯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增长成正相关，技术进步迟缓，并且技术进步的成果基本上被同比例的人口增长所抵消，因

此人均产出和收入水平长期稳定在某个低的水平；其二是后马尔萨斯阶段，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总产出水平不断提高，而大

部分产出增长的成果都被人口的迅速增长所吸收，人均收入水平出现缓慢的上升；其三是现代增长阶段，人口增长缓慢甚

至是负值，技术进步的速度则迅速提高，人均产出水平得以快速持续地提高。他们还指出，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在不同阶段

之间转型，一个原因是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另一个原因是技术进步使得人

力资本的收益率相对于物质资本的收益而言上升了，从而诱使人们用提高后代的质量来替代生产后代的数量，即人力资本

积累加快，而人口增长减速。Hansen和Prescott（1998)同样地试图构造一个模型说明人类的经济从长期停滞的状态向现

代经济增长的转型，他们认为只要全要素增长率是正的，则这种转型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模型中有一个产品，两种技

术，一个是马尔萨斯技术，需要使用劳动、土地和可再生的资本作为投入要素；另一个是索罗技术，不需要使用土地。在

经济增长的早期，只采用马尔萨斯技术，由于收益递减和人口的增长，增长率长期停滞不前；随着技术进步，逐步进入了



索罗技术与马尔萨斯技术并用阶段，人口增长放慢，人均收入水平出现增长；最后作为一种极限，整个经济中只使用索罗

技术，于是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因此，以土地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转型不是外生的，而是自

然演进的。 

    还有一批作者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时，考虑到了经济增长路径可能存在多重均衡，以及最后均衡的确定。一

旦考虑到了收益递增和正的外部效应，经济增长就可能出现不同于传统模型的格局。Ethier(1982a,1982b)证明了外部经

济可能使得国际贸易的形式具有某种随意性，得自贸易的收益也不确定，并且中间品市场上的垄断竞争可能在事实上导致

了最终产品市场上出现外部性。Romer(1986)证明，外部性的存在可能使得我们不必要对于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

长中的贡献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划分，而且他把Young(1928)关于收益递增带动各部门累积的增长的观点，扩展到了现代的

增长模型中。Krugman(1981,1987)利用外部经济建立了一个“不平衡发展”的模型，其中世界经济划分为富国与穷国是

内生地发生的，并且各种由于历史的偶然性而造成的专业化分工形态，通过学习的过程而被“锁定”(lock-in)，由此呈

现出一系列的多重均衡。那么，一个经济究竟会选择哪种均衡？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各国的初

始状态决定了其最后的结果，另一种观点则强调“预期”的作用，认为人们一旦形成了对于未来的某种预期，这个预期就

可以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Krugman(1991)借助于一个简化了的贸易模型，引入外部经济和调整成本，论证了在

不同条件下，对于决定最后均衡而言，历史与预期发挥着相对重要的作用。Matsuyama(1991)则清楚地表明，由于制造业

中的收益递增效应，在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多个稳态，单靠“历史”还无法决定每个经济演变的方向，而如果人们的预期

能够很好地协调，工业化就可能出现。一方面，自我实现的乐观预期可以使得经济起飞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即便经济初

始状态较好，自我实现的悲观预期也可能导致“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结果。另外，Mulligan 和Sala-

I-Martin(1993)对两个部门模型中经济运行的转型动态过程进行了很好的分析，Xie(1994)在Lucas(1988)模型的基础

上，引入实际数值，对于不同经济的多重均衡和增长趋异的动态变化展开了显性的研究。 

    然而必须看到，传统农业经济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已经把它所能够利用的资源进行了尽可能好的配置。一方面，农

民积累的所有的生产和生活经验都使得他们能够更有效地适应其狭小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经济相对静止，农

民从学校教育中获得的知识没有多大的直接经济价值，农民也没有动力投资于人力资本，并且把它用来进行创新性活动。

因此，只有提高人的经济价值，加快人力资本投资，重新调整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匹配，才能打破传统农业经济的低水

平均衡，促进向高水平均衡的转型。 

    三  传统经济的低水平均衡及可能的演变路径 

    ......

    四  中国农村经济的转型：特征分析 

    ......

    五  中国农村的经济转型：经验分析 

    ......

    六  结  语 

    通过理论和计量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正在转型之中，但各个不同地区实际上依循的转型路径不同。东部

地区农村在传统上比较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学校教育和人际、代际间技能的传递，较大的人口流动性和环境适应

性等，因此只要政府给予他们更大的活动空间和积累物质资本的机会，则这些地区会很快进入经济起飞，出现非常强劲的

经济增长。例如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具有较大的内源型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地区引

入了大量内地已经形成的人力资本，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外源型的人力资本存量，因此，东部地区的经济转型依循的是图

3中的路径Ⅱ。中部地区的传统农业比较发达，许多省份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农民对于教育投资也相当重视，在一些省份

（如湖北、湖南、安徽）农民对文化教育的支出占其总生活支出的比重达到甚至超过东部某些省份。在开放之初，中部由



于地缘上的劣势和固守传统经济经营方式，出现了经济增长上的退步。但是随着增加对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

完善农村教育体系，中部地区的经济转型将沿着图3中的路径Ⅲ而展开。西部地区地处内陆，自然资源丰富，但农业耕作

条件不利，贫困现象最为严重。一方面，农民自身对教育的投资能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既有的少量人力资本还大量地

向东部或中部流动，致使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很难有增进。结果，政府在大规模增加对西部的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人

力资本不足的问题显得更加严重，农村经济难以进入起飞轨道。因此，实际上西部地区的经济转型应该依循图3中的路径

Ⅳ，即在必要时，宁可暂时放慢物质资本投资，也要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促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形成良好的匹

配，直致实现经济起飞。 

    西部大开发的12个省区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贫困县和贫困人口，这些省区的农村经济转型与缓解贫困是分不开的。这

些省区农民的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水平不仅大大低于城市居民，而且大大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这些省份农民的收入

贫困和消费贫困是众所关注的。但是，我们的分析还表明，这些省份之所以长期贫困，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在这些地方，

农村医疗设施缺乏，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几乎缺失，农民对医疗保健、交通邮政服务和教育的支出在其总支出中的比例大大

低于全国水平，农民对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非常有限，而政府对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也明显不足。以教育为例，

根据1999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国家级贫困县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城市平均水平的65.4%；人均预算外教

育经费为城市平均水平的42%，为农村平均水平的69%。国家级贫困县初中生的生均教育经费为城市平均水平的61.2%；生

均预算外教育经费为城市水平的45.9%和农村平均水平的 70%。可见，西部大开发的12省区农民的收入或消费不足只是贫

困的表现，贫困的根源是缺乏对人自身进行投资的动力和能力，农村在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经济机会等方面的

“贫困”，或者说“能力贫困”，造成了农民生活上的贫困，致使农村传统经济长期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因此我们

主张在贫困农村地区优先考虑人力资本投资，尽力从其他地区引入人力资本（如鼓励毕业大学生前往西部工作就是一个有

益举措），通过内源型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外源型的人力资本引入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这样才能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转

型。 

（截稿：2004年10月实习编辑：高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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